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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编辑部、
山西大学文学院、辽金文学学会共同主办的第十届“中
国多民族文学论坛”在太原召开。自2004年在成都举办
首届论坛以来，《民族文学研究》编辑部先后与南宁、西
宁、桂林、昆明、乌鲁木齐、喀什、赤峰等地的高校、文联
和作家协会等组织机构合作，召开了10届论坛，与会人
员包括来自全国各地各个民族的专家、学者、作家1000
余人次。

中国多民族文学论坛自创建之初，就以跨学科的意
识，自觉地跨越边界、填平鸿沟，力图打破文学研究各个
领域存在的画地为牢、闭关自守的局面，试图让独具特
色的少数民族文学走出民族院校、边疆地区，成为一种
文化与文学常识。经过10年来的努力和推进，可以说，已
经部分达到了预期目标。中国多民族文学论坛已经成为了
解民族文学研究乃至中国文学研究的一个窗口，构成了观
察新世纪以来民族文学研究格局的一个节点。

民族文学研究的新议题

本届论坛议题共三项：“古今中西之争与中国多民
族文学发展的历史线索”、“10年来中国多民族文学研究
的比较性议题与个案研究”、“辽宋金元各族群文学的互
动交流”。与会者结合自己的创作、研究实践，从不同角
度阐述了看法。

民族文学研究的发展，需要作家、理论家们从不同
的角度来梳理民族文学发展的历程。徐建新从多民族文
学研究的关键词和概念入手，探讨了当代中国多民族文
学研究中常见范式的成绩与不足。他认为，在古今相连
的多民族交往互动中，应该提倡历史关照下的学科对话
互补，而本次论坛与辽金文学学会的合作，是试图沟通
古典文学研究与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一种努力，这种尝
试在未来可以进一步向其他兄弟学科扩展。李晓峰就

“中国多民族文学史观”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中
国多民族文学史观的提出，是基于中国文学史书写中少
数民族文学被忽视或者边缘化的现实，但最终目的并不
是要编写一部“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虽然这也很重要），
而是要确立一种中国文学由多民族作家共同创造、多民
族文学共同发展的文学史观。可喜的是，一些学者开始
在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形成发展的历程中来思考少数民
族文学的学科地位，这将对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及其学科
发展走向产生影响。刘大先则从自己的具体研究体验入
手，讨论了“少数民族文学的重读与理论命题的生产”。
他认为，对 1950 年代以来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代表性作
品的重新解读，可以生发出具有中国意义的理论生长
点，尤其对于重新认识中国从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革
命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路走过的道路，它们提供了
文学的镜像。少数民族文学学科囿于种种历史与观念原
因，固然处于较为弱势的处境，不过它却具有在知识储备
上的优势，因为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必须知晓主流文学研
究的知识与话语系统，而同时又具有自己独特的认知视
角。

少数民族文学理论一直是民族文学研究中较为薄
弱的层面，在本次论坛上，与会者就如何更进一步提升
理论研究的水准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刘家民谈到，少数
民族的现代文艺思想需要我们进一步去研究。研究的内
容可以包括少数民族文艺理论、少数民族现代文艺批
评、少数民族现代文艺史以及具体的文艺作品等四个方
面；研究方法上，除一般性的综合研究外，要特别重视

“历史还原”与“从事实出发”的研究方式。这些研究对创
建多元共生的民族文学理论体系、为当代民族文学理论
建设提供借鉴以及突破以往研究误区等方面具有重要
意义。余红艳认为，多民族文学关系研究是个长期的动
态的考察过程。文学关系随时代而变，它反映时代语境，
反映民族关系。文学关系有时又超越了时代、民族和人
际关系，有其自在的关系网络。推动良好文学关系的建
立，促进文学关系的健康发展，将有助于人际关系和民
族关系的改变。因而，文学关系研究是多民族国家必须
予以重视的。此外，史芸芸的《民族文学政策的古今比
较》、向虹瑾的《文学与认同：以国歌为例》、李国太的

《西南山地民族创世神话中“同根”母题比较刍议》、
涂鸿的 《世界语境背景下的独语与对话》 等论文，以
独特的角度对民族文学研究中存在的诸多理论问题进
行了探讨。

对于少数民族古典文学，多位与会者着重分析了这
些作品所具有的现代意义。关纪新在题为《自我·汉族·
中华——清代满人文学书写之一得》的发言中回顾了清
朝以来满族文学的历史进程。他谈到，清代满族文学是
一份备忘录，提示各个族群只有在具备包容精神的民族
体制当中，才有向心的凝聚趋势。缺失中华多民族文化
史观，既不科学，也不利于现时中国的社会和谐与民族
团结。除了清朝，其他朝代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也得到
了关注。这些研究因为引入民族的视角，得出的结论也
饶有新意，如冯淑然的《民族学视角下唐诗中的辽西意
象解读》、李小凤的《江南文化与清代泰州回族俞氏家族
文学》、贾一心的《〈阿干之歌〉的文本解读》、吴刚的《辽
朝正统观念与多民族文学发展》、于东新的《多民族文化
融合的诗学文本》等。

在现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与汉族文学联系得更加紧
密，所以在研究的思路和方法上，两者之间可以有更多
的互相参照。杜国景认为，少数民族作家群的特殊性，不
只是在题材风格方面表现出了某种异族的或异域的情
调，而是必须在作品的文化内涵上有对民族性的认同，
有对本民族语言、风俗及其他精神和物质要素组成的系
统特征的认同。同属一个民族的作家，有可能是跨区域、
跨地域的，而这些作家即使分布在不同的地域，所擅长

的文学形式不同，作品倾向、风格不同，但因为有共同的
民族性或共同的文化内涵，也同样具有“群”或“派”的意
义，而这样的“群”或“派”，与汉族作家的群、派并不一
样。因此，少数民族作家群的意义和价值，并不仅仅体现
在文学史或艺术史上，而要从民族史、文化史，或政治
史、国家史等高度着眼。杨彬谈到，当代少数民族汉语小
说的写作策略主要有以下几种：在政治写作中展示少数
民族风情风俗，在文化书写中挖掘民族意识和宗教意
识，在现代书写中表现少数民族独特思维，保持民族特
色与文化平等的共同追求。邱婧则关注少数族裔知识分
子的自我建构，认为近年来的彝族汉语诗人，担负着民
族精英知识分子的角色，对彝族文学和彝族社会起着重
要的文化导向的作用。另外，孟庆澍的《解读“小资”文学
的兴起——以金仁顺的空间政治学为基础》、周肖肖的

《试论金仁顺的民族性：游移在边缘中的成熟》、罗宗宇
的《从〈夏天糖〉看田耳对沈从文写作传统的疏离》等论
文则探讨了少数民族青年作家在创作上的思想艺术特
点。

在族别文学研究方面，藏族文学研究成为本次论坛
的一大亮点。钟进文谈到，过去100余年间，在以儒家文
化为主的中原社会和以藏文化为代表的边疆社会二者
过渡地带的青藏高原边缘，形成了一个两种社会和政治
制度类型彼此遭遇和混杂、两种知识体系相互接触的

“藏边社会”。唐红梅认为，藏区是一个行政和文化概念，
其独特的地理人文特征使得它呈现出文化上的一体性。
此外，刘玲娣的《茶马古道：汉藏民族团结铸就的“天
路”》、吴道毅的《阿来小说创作与藏族口传文学》、樊义
红的《阿来的民族文学观》、杨宁宁的《侗族河歌传承发
展的现状与困境》、晁正蓉的《维吾尔文情爱小说中的女
性形象探析》等也都各具特色。

十届论坛回眸

回顾论坛的10年之路，可以看出，每一届论坛议题
的变化，都是一个逐渐深入的过程。从最开始问题的提
出，到概念的倡导，到新的思索，10届论坛收获颇丰，其
中的理论成果和对学术著作出版的推动，更是让人欣
慰。

在首届论坛上，论坛的发起者、中国社科院民族文
学研究所研究员关纪新、汤晓青、徐新建等学者对既往
民族文学理论建设的得失进行了探讨与总结，他们认
为，相对于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创作发展，相应的理论
概括与理论探讨迫在眉睫。第一届论坛的论题共 7 项，
被归纳为“概念、现状与批评”、“作家、时代与使命”、“理
论、比较与兼容”3个方面，都是当代少数民族作家文学
批评和理论建设的热点。通过对“少数民族文学”概念的
重新把握，对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中存在的少数民族
文学独特批评框架和话语系统匮乏、缺少多重知识结构
的融会贯通、批评范本的缺失、感情关注与身份基点的
迷惘、与外来理论对接的不足等问题有了清醒认识。论
坛实施“圆桌会议”的形式，为学者们提供畅所欲言、激
烈争论场地。与会者来自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文学理
论、比较文学、人类学、少数民族文学等具体学科，不同
的学术视角和研究方法相互启迪。而作家与批评家的对
话，对于民族母语创作的得失和发展前景的探讨也颇有
意义。

第二届论坛议题包括“多元文化与民族文学批评及
其学科理论探讨”、“民族作家身份认同问题”、“中国多
民族作家研究与批评”等板块。关于民族国家体制下中
国少数民族文学学科起源和本质的反思，是探讨得较为
深入的话题。大家对权力和知识的互动关系予以探索，
体现出民族文学批评理论的话语自觉。由掌握本民族语
言又掌握汉语的不同民族研究者对少数民族文学的双
语写作问题加以分析，倡导以多元文化的理念搭建对母
语文学的关注与平等对话的平台，引起与会者的共鸣。

第三届论坛集中在关于“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
提出与确立。学者们对此具有比较一致的认识，也开始
在各自研究或理论探索中体现出自己的学术追求。第一
届论坛提出“重写文学史”话题，主要是观念上的沟通；
第二届关于学科建设的反思，已经在理论层面进行梳理
和挖掘；第三届关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提出与研讨，
则带有更强的实践性。

第四届论坛主题是“多民族文学史观与文化多样
性”，并设置了“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理论建构与思
考”、“文化多样性守望与少数民族文学功能”、“民族文
学关系研究的学理阐释”、“多民族文学史观维系下的民
族母语写作”等具体议题。与会者谈到，中国文化史自古
以来就是中国境内各民族共同缔造的“多元一体”的历
史，中华文学史自然也应当是多民族以多语种、多样式、
多风格、多种精神传统共同创造的文学史的有机整合。构
建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加强多民族文学史的研究与撰
写，对推动中国境内各民族文学互动互补、互益互生从而
共同繁荣，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

在第五届论坛上，“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讨论”、
“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公共性意义”、“少数民族文学个
案研究与理论升华”等议题引起热烈讨论。对各民族古
典文学、现当代文学和民间文学的多重阐述，使本届论
坛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讨论进一
步深化，表现出对于理论问题具体化的个案研究诉求，
并从人类学、文艺学、比较文学等角度展开对多民族文
学史观的探讨。传统的断裂与继承、民族性与现代性、交
流与融通，这些民族文学的重要问题是大家关注的重
点。来自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学者从鲜活的批评现场提供
了颇具可行性的思路，对于后殖民理论的借鉴与批判、民
族国家中少数族群文学的民族意识问题、民族志书写的

观照、少数民族母语写作与翻译等问题，大家都提出了自
己的见解。

在第六届论坛上，与会者继续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
格局进行探讨，分析其认同一体性与文化多元性。少数
民族文学及文化的翻译与沟通、各民族文学关系及相互
理解、边地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与评论、各民族作家群研
究等问题都得到大家的关注。本次论坛还讨论了“多民
族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概念，提出民族文学文本的
民族志价值及其研究方法，大家还就民族文学多重创作
视野、创作目标的问题进行交流。

第七届论坛特别邀请了部分国内综合性高校从事
中文教学的教授们参加，并将“论坛”议题挪移到一个特
殊的层面，即“如何在综合性高校推进中华多民族文学
教学”。随着学界近年来的观念嬗变，这个话题已经愈来
愈为身在中国文学史教学一线的老师们所关注和思索。

第八届论坛主要包括三个议题。第一个议题是“文
化认同与身份问题”。鉴于现代民族身份及其文化选择
的复杂性，文化认同与身份问题在研究少数民族文化、
文学领域中越来越突显其重要性。与会者主要从具体文
本解读、研究方法和理论建构等层面探讨相关问题。第
二个议题是“多民族史观的发端、发展和展望”，主要从
整体性建构、政治文化性建构和历史民族语境建构等方
面进行讨论。第三个议题是“少数民族文学的‘空间’话
语”，讨论了整体性“空间”话语研究、地理性“空间”话语
研究、历史性“空间”话语研究和民族性“空间”话语研究
等问题。

第九届论坛主题为“多民族文学研究的理论与方
法”，具体分三个议题，即“民族政策与民族文学：多民族
国家的文学表述问题”、“民族书写：如何看待作家文学与
民间传统”、“新疆多民族文学研究及评论”。

回顾论坛的 10 年发展，可以粗略分为三个发展阶
段，第一阶段是从 2004年到 2006年，是论坛的草创期。
所谓“嘤其鸣矣，求其友声”，主要是突破既有少数民族
文学研究囿于学科的界限，用跨学科的方法对民族文学
进行研究，从文化多样性的角度出发，重新打造一种符
合少数民族文学时代发展的研究方法和理论。姚新勇
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转型期中国文学与边缘区域
及少数民族文化关系研究”，关纪新获得国家社科基金
项目“满族小说与中华文化”，均可视为此期的成果。

第二阶段是从2007年到2010年，是论坛的发展期。
经过几年的积累，大家形成了更多的共识，逐渐从国家
文学的角度谈论少数民族文学，讨论“中华多民族文学
史观”的话题，紧接着《民族文学研究》杂志开辟“创建并
确立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专栏，与会的专家学者纷
纷撰文阐述相关观点。如同关纪新所言，之所以要确立
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是因为当下的时代与当下的学界
需要这样一种观念来支撑与完备自己的思维。确立中华
多民族文学史观，包含四个方面的意义：完善知识结构、
补充历史书写、提升学术基点、丰富科学理念。确立中华
多民族文学史观的任务，已经历史性地落在了当代学人
们的肩头。这既是文学研究界的当务之急，又是一项可
能需要通过长久努力才能达到的目标。他强调了少数民
族文学研究与传统的中国文学研究界积极沟通的重要
性。他呼吁研究者应当走出去，介绍民族文学研究成就，
宣扬古往今来兄弟民族的文学业绩。同时，民族文学界
也该注意防止固步自封。在2009年的桂林会议上，与会
专家普遍认为，在国内综合性高等院校普遍开设民族理
论与民族文化课程的过程中，国内综合性高等院校的本
科阶段的中文专业也应当普遍加开中华多民族文学的
课程。相关成果还有李晓峰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
华多民族文学史观及相关问题研究”，姚新勇获得国家
社科基金项目“转型期‘民族文学’与‘文化民族主义’”。

第三阶段是从2011年到2013年，是论坛的收获期，
议题主要转向多民族文学理论的转型。相关理论成果
有：徐新建领衔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
多民族文学的共同发展研究”、王佑夫领衔获得国家社
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理论批评文
库》编纂与研究”、刘大先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晚清
民国旗人书面文学的现代演变研究（1840—1949）”、李
骞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当代大凉山彝族诗人群研
究”等。另外，李晓峰、刘大先合著的《中华多民族文学史
观及相关问题研究》，刘大先撰写的《现代中国与少数民
族文学》等理论著作也都相继出版。可以看到，经过数年
的沉淀，中国多民族文学论坛收获了更为丰硕的果实。

这其中，作为最重要的研究议题之一，“多民族文
学”的提法是对“少数民族文学”提法的一种突破，体现
了跨学科视野下从多样性的民族、语言、历史角度重新
解读中国文学与文化的遗产，实现古与今、中与西、文学
与生活之间勾连的企图。与会者从故事学、人类学、历史
学等多种角度论述了作为“中国文学”之“多民族文学”
体现了强烈的国家性和当代性，是构建和谐中国、统一
中国的重要文化动因。

在第十届论坛上，张杰运用文献计量学原理，从载
文数量、栏目设置、作者民族及地域分布、引文数量及类
型等角度，对《民族文学研究》从1983 年至 2012年这30
年间所刊载的131期论文进行定量的统计与分析，为今
后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提供了一定的数据参考。研究表
明，《民族文学研究》取得多方面成就，但如何打破目前
整个研究范式依然存在整体性的陈旧局面，成为大家关
心的焦点。

论坛下一步该如何走，中国民族文学研究如何继往
开来，如何在继承前人研究成果、利用新材料和域外传
入理论的基础上，结合本土实际，提炼出符合本国民族
文学实际的研究范式，是所有研究者都要面对的问题。

（本文资料为刘大先先生提供）

近日在橘子洲头层林尽染的长沙，为来自
遥远的新疆维吾尔族作家阿拉提·阿斯木的长
篇小说《时间悄悄的嘴脸》举办了一个研讨会，
到会的评论者多是楚人，对阿斯木带来的新疆
故事及语言感到分外新奇。主持者则是湖南
作协主席唐浩明，他操着一口湘味十足的普通
话，从头至尾洋溢着饱满的激情。事后大家都
觉得，这位知名的小说家，因为主持这个带有
诗性的作品研讨会而化作了一位诗人，他用诗
一般的语言结束了会议。阿拉提·阿斯木带来
的新疆诗意，留在了与会者的心里。

从小学习汉语的阿拉提·阿斯木出生于新
疆伊犁，这一带人幽默乐观，爱说笑话。有专
家认为在维吾尔族民间文学以及社会生活中，
讲笑话是重要的娱乐形式之一，他们称之为

“恰克恰克”。伊犁笑话流传甚多，十分形象地
体现了维吾尔族人的性格、社会形态及生活习
俗。有个笑话说，有一个维吾尔族胖大妈在路
边等车，坐上了巴郎子（小伙）拉煤的卡车，巴
郎子后来忘了大妈在车后，一按钮，车斗就自
动把煤翻下来了。巴郎子突然想起大妈，赶紧
跑到车后，大妈却从煤堆里爬出来说：“哎！小
伙子，不好意思哦，太胖了嘛，车都给你压翻掉
了！”这个是善意的，还有讽刺的，说一个外地
人在一个馆子里吃饭，要了一碗 3 元的汤饭，
吃着吃着，发现里面有一块化纤的抹布丝，于
是质问老板娘：“同志啊，我花 3 块钱吃饭，怎
么在你们的饭里吃出来一块抹布？！”老板娘不
屑地说：“3块钱嘛，你还想吃出来个金丝绒的
吗？”阿斯木就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用他的话
说，“我们那里嘛，只要一开口就会说笑话，劳
动、聚会、喝酒时，张口就来”。

他的长篇小说《时间悄悄的嘴脸》便体现
了维吾尔族文化的幽默深邃，充满哲理和诗
性，他将维吾尔族及其他少数民族的语言智慧
融进了汉语的表达，以一种独特自由的方式讲
述了一个寓言式的故事。一个叫艾莎麻利的
男人在开掘玉石中获得了财富，但却心存贪婪
和残忍，与对手结下冤仇，逃往上海之后改变
容颜再度回到新疆，与熟悉的人们朝夕相处，
如同隐身人一样观看朋友、亲人、仇敌等各种
人的嘴脸，后来又再次换回真实面目，在善良
的母亲及哲人的教诲下，弃恶扬善，自我救赎，
得以新生。

这部书的出版方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初稿
由汉族作家董立勃推荐给责编周昌义。董立
勃在新疆作协工作多年，向外介绍当地作家作品这一类的事情他做了
无数次，但这回作品不仅顺利出版，而且跨越千山万水在长沙举办研
讨会，由大家南腔北调地评点，却是第一次。这种跨地域的作品欣赏
凸显了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凸显了少数民族语言对汉语言的
丰富作用，同时给读者描述了一个真实的新疆，表现了维吾尔族人的
文化传统和不断改变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表达了西部伊斯兰文化
熏染下的民族心理，以及对财富、爱情、友谊、仇恨等人生价值的判断。

这些充满诗意的表达自然流淌于书中人物的对话或作家的自
白。主人公的母亲，一位善良平凡的女性对儿子复仇的告诫是：“你们
要忘记、停止复仇的事情，我们古老的说法是，冤仇不能超过 40
天。……我不愿继续冤结冤、仇结仇。我要给孩子们留下一个和谐温
馨的小路，这是我的财富，我要把它留给我的孩子们。生命看似短暂，
实际上那是一条代代相连的金环，我懂这个秘密，尊重这个秘密。”一
个民间的交易人说：“他人是我的阴凉，是我的饭碗，是我的笑声。”理
发的小老板观察那些因金钱而痛苦的人嘴脸发黑，嘴唇像毛驴的屁眼
儿那样丑陋，感慨道：贪婪的人，一生都不能安宁。琴手的歌唱里，爱
情是生活的引子。他歌唱大地的希望：你有自己的山峦吗？山里有你
的情人吗？山上有皑皑的白雪吗？有能融化那些雪山的男人吗？

阿斯木的写作来自对维吾尔族传统文化的继承，也来自于对现当
代中国文学、世界文学的借鉴。在此之前，他已经出版过多部小说，但
写得有些拘谨，他一直在思考怎么样放开文学的翅膀，找到一种舒展
表达的方式。近几年来，他读书、思考、交流，通过《时间悄悄的嘴脸》
找到了自己的突破口，他不再拘泥于传统的叙事，而更多地进入人物
的心灵，常常将人物从生活的小环境里提升置于天地自然万物之间，
在他采用大量现实主义手法的同时，又常常超越现实，人物灵魂与自
然界的灵气相汇合，产生对话。夜晚会因为人的觉醒而静静的，天上的
星星会为琴手的歌唱而感动流泪，飞鹰们会飞进天山深处啄出七颗蓝宝
石，以感谢歌手发自灵魂深处的乐声。阿斯木笔下的动物也都是通人性
的，高大亲切的枣红马，看人的时候眼睛里什么意思都有，人期盼的事它
们都懂。于田最好的双峰驼，看人的时候，眼睛像年迈的爷爷的眼睛那
样慈祥可爱。还有神秘的沙漠腹地，碧绿的胡杨，坚韧挺拔，象征千年的
生命和人气，沙海里的无数个湖泊，有着黑亮的野鱼，千年繁衍，与人相
伴。主人公与露珠的对话，实际上是在自我忏悔，他在梦中会想到人能
看得见天，天能看得见人吗？露珠的回答是：天怎么能看不见人呢？天
甚至能看得见蚂蚁的心。阿斯木将他对生活的种种感悟赋予人物，我们
从中领略了维吾尔族人在今天对生活的感受、对世界的看法，他们别具
一格的目光加深了读者对善恶美丑的认知。

在他的小说里，还有大量对维吾尔族民俗、饮食、礼仪等方面的描
写。很多都是最原始的做法，比如从火灰里扒出来的红彤彤的烤包
子，金黄的手抓饭，朴素却让人回味不已的皮芽子（凉拌菜）。维吾尔
族的婚礼、市井中的烟火也写得生动有趣。他的描写别出心裁，高速
路像女人一样可爱，而女人的美丽则像民间神话里的神镜，汉人会说

“有钱能使鬼推磨”，而维吾尔族人会说“有钱戈壁滩上也能找到肉
汤”。读着阿斯木的小说，人们会不约而同地感到耳目一新，他带给我
们的阅读超出了惯常的经验，有着十分独特的审美意趣。

在新疆还流传着一个大家熟悉的故事，说有个年轻人，总觉得自
己生活得很不幸，他学过画画，又跟一个商人学习做生意，后来遇到了
一个哲学家，觉得悟透了人生的道理，那就是一切最终都会被死神一
笔勾销。他认识到死才是伟大的、永恒的，除此之外，一切都是短暂
的。于是他想寻找一个满意的地方结束自己的生命。他走啊，走啊，
来到了昆仑山下的一个林子里，一棵500年的核桃树下，正准备上吊，
碰到一位白须垂胸的老人，老人正吃力地推一辆陷进水渠里的毛驴
车。老人对他说：“年轻人！你为什么不来帮我一下？”年轻人想，推完车
子再死也不迟。等到推完车子，天已经快黑了，老人一定要感谢他，留他
吃饭，他推辞不掉，心想，吃完饭再死也不迟。就这样，老人不断地请他
帮忙，植林带、修水渠、种葡萄，一件又一件，年轻人没有理由推辞，只好
干下去。秋天的时候，老人对年轻人说：“你不是一直要死吗？对不起，
为我的事耽误了你这么久。现在，你可以去死了。”年轻人看着美丽的田
园、林带、葡萄架，堆满粮食的谷仓，长满了绿草的水渠两岸，还有新盖的
房子、百花盛开的花圃……这一切，全都和自己的汗水有关，让他割舍不
得。他决定不死了，和老人好好活下去。他画画，做生意，总结和思考人
生的意义，准备写一部哲学著作，就叫《福乐智慧》。

据说，这个年轻人现在还活在世上。
阿拉提·阿斯木与这位年轻人同在。《福乐智慧》中说，人的一生，

最需要的是正义、幸运、智慧、知足。阿斯木用他的作品印证了智慧的
火花。新疆的少数民族文学经历了多年的积淀，产生了一批批成熟的
作家、诗人，他们或用母语或用汉语创作，写出了一批批优秀的作品。
阿斯木的小说是其中的代表作。我认为，对这部作品的研讨和关注还
将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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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往开来的十年之路
□本报记者 明 江

中国多民族文学论坛


